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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屯堡人”的社会认同兼有“原生”与“建构”两种面向，它既由特定的政

治经济力量形塑，也与个人的自身境遇与文化策略密切相关。 论文以社会认同理论对

这一认同的历史形成过程作三个层面的机制分析。 首先，“屯堡人”这一分类框架是

政府、地方精英与学界共同塑造的产物，在不同的个体境遇中有差异化的呈现。 其次，

在与周边族群的社会比较过程中，“屯堡人”通过修族谱等方式，不断修正着内群的相

似性要素与族际间的差异性要素，从而动态地维持着自身的族群边界。 最后，通过在

宗族组织中建立“军裔联盟”“屯堡网络”等团体，“屯堡人”以积极的内群区分提高了

群体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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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族群的理论范式，始终存在着“原生论”与“建构论”的分歧：族群边界究竟是

由客观的、可见的、可判定的“文化差异”决定的，还是个人、群体出于特定目的建构的

结果。① ∗∗

关于贵州“屯堡人”的讨论，也存在类似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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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为 ２０２３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屯堡史研究”（２３＆ＺＤ２５２）阶段性成果。
　 　 ① 刘琪：《现代性视阈下的族群再理解———基于理论与田野的思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贵州“屯堡人”，一般是指因明初“调北征南”军事活动入黔的军事移民后裔① ∗

，他

们大多生活在距贵阳 ５０ 千米到 ７０ 千米，距安顺约 １０ 千米的黔中区域，该区域的 ３００

多个村庄内生活着大约 ２０ 万“屯堡人”。② ∗∗

作为这一区域的“外来者”，这些“屯堡人”共

享着最为独特的历史记忆：先祖因“调北征南”入黔。 “调北征南”，是指明初的一场大

规模军事移民活动。 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明朝建立时，黔西北和云南地区仍系前元宗室

梁王控制，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 年）将领傅友德、蓝玉、沐英奉命远征，攻占云南后整修通

往云南的各条驿道，在驿道沿线遍设卫所驻扎重兵。 洪武四年到洪武三十年（１３７１ 年

到 １３９７ 年），明王朝在贵州地方一共设立 ２４ 个卫、１３２ 个千户所和 ２ 个直隶千户所。

当代“屯堡人”在修撰族谱时，尤为重视这段历史记述。 例如，安顺赵氏在族谱中

记载，其原籍属江南太平府当涂县二十一都。 明初，任都司统兵的始祖赵兴旺来黔，于

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 年）抵安顺落籍。 安顺傅氏宗族的族谱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傅家先

祖傅友德原是江南扬州府江都县人，洪武八年（１３７５ 年）作为前锋攻克普定，进封普定

卫指挥使，遂落户安顺。③ ∗∗∗

《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 年）九月，“上御奉天门命

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

徃征云南，友德等既受命”④ ∗∗∗∗

。 傅友德被任命的官职是征南将军，不是前锋，出征时间也

与史料不相符合。 而且，以傅友德之地位，不可能就任普定卫指挥使这种中低级别担

任。 实际上，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 年），傅友德、蓝玉就率主力回南京了，“壬午论平云南

功，进封颍川侯傅友德为颍川公”⑤ ∗∗∗∗

，还因功晋爵为颍国公。 由此断定，屯堡傅氏家族家

谱的记载与史料存在较大差异。 民众通过套用历史名人来增强家族的社会影响力，这

一方面说明，“文化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另一方面，从社会学

的角度来分析，傅氏家族“选择性”地制造集体记忆，以塑造家族的形象和威望，满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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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

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② 孙兆霞等：《屯堡乡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６ 页。
　 　 ③ 材料来源于社会调查收集。
　 　 ④ 《大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宝卷录之一百三十九·洪武十四年九月壬午朔》，书同文古籍数

据库。
　 　 ⑤ 《大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宝卷录之一百六十一·洪武十七年夏四月戊辰朔》，书同文古籍

数据库。



族认同和家族对社会资本积累的需要。

从“屯堡人”所共享的遥远记忆来看，他们的群体边界似乎十分清晰、客观。 但当

代复杂的人口迁移史，又对“屯堡人”高度统一的历史叙事形成了某种挑战。 “调北征

南”至今已有 ６００ 余年，在此期间，该区域还经历了明初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清初卫所

制的松弛、近代战乱期间的社会动荡、当代城市化背景下的人口外流，这些都引发了屯

堡人口的迁移与更新。 可以说，今天在此生活的人口在多大比例上仍然属于当年明初

军士的后裔，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① ∗

为此，关于贵州“屯堡人”的族群边界研究也演化出“原生论”和“建构论”两种

取向。 “原生论”往往认为“屯堡人”的社群结构相对封闭，受到社会的外部冲击较

小，因而共享了某些历史遗存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服饰和村寨建筑。② ∗∗

即使经

历了某些历史变迁，他们仍然身处同一文化场域，③与其他群体存在明显的边界与竞

争。④ ∗∗∗

而“建构论”则否认一种本质性、静态化的屯堡身份，强调屯堡身份在不同历史

和社会情境下的差异表现，认为屯堡认同本质上是人们出于特定目的进行工具性建

构的历史产物。⑤ ∗∗∗∗

基于对贵州省安顺市三个屯堡村镇的田野调查⑥ ∗∗∗∗

，论文试图超越以

上两种对立的观点，既反对把屯堡身份理解为人们出于工具性目的任意建构的人造

物，也拒斥静态、封闭的原生性屯堡身份，而是将“屯堡人”身份视为由客观社会制度

与主观身份归属相互交织作用构成的一种社会认知，并基于“社会认同”的理论框架

来细致考察各种社会力量的介入，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导致了“屯堡人”身份这

一社会认知的形成、维持和改造，以期更好地呈现屯堡身份在历史流变过程中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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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③ 孙兆霞等：《屯堡乡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７—１８ 页。
　 　 ② 桂晓刚：《试论贵州屯堡文化》，《贵州民族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
　 　 ④ 方铁：《论“屯堡”文化现象存在于特定地域的原因》，《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⑤ 陈志永、李乐京、梁涛：《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贵州天

龙屯堡“四位一体”的乡村旅游模式为例》，《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黄瑾：《旅游

背景下贵州安顺屯堡族群认同与族群关系》，《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⑥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本研究组在贵州省安顺市开展社会调查，调查范围主要是安顺屯堡区域的

３ 个村镇［包括普定县定南街道办事处、普定县马官镇、西秀区大西桥镇（含鲍家屯村

等）］，并对当地的村支两委干部、村贤、屯堡村民、学者、“９５ 后”屯堡大学生等不同群

体，共计 １０ 余人进行访谈。 调查材料还包括族谱、地戏剧本、花灯剧本、祭祖祭神活动

碑文等多种民间文献。 感谢贵州师范大学肖远平团队提供的前期调查资料。



有的文化性与社会性。

具体而言，论文将从社会认同理论的三个关键机制———“分类框架” “边界维持”

“内群区分”来考察屯堡身份得以形成的历史过程。 首先，将屯堡身份这一族群边界视

为一种社会性的分类范畴，而后考察政治、经济、学术等社会力量如何形塑关于屯堡的

不同分类框架。 其次，作为处理群内、群际关系的一种分类框架，屯堡身份不仅是人们

在社会和历史过程中继承的分类知识，也在不同的语境下不断被人们加以改造和挪

用，这就表现为：人们通过策略性地调整群内认同和群际差异的要素，不断维持着屯堡

身份的动态边界。 第三，屯堡身份作为一种提供自尊的社会认同资源，它所包含的风

俗习惯、生活方式等主要的社会和文化特征，有利于使“屯堡人”在社会中得到更加广

泛的积极评价，这也促使“屯堡人”更加积极地塑造自身的特殊性，与内群体中的其他

次群体更加明显地区分开来。 质言之，基于这一框架，论文试图回应以下问题：“屯堡

人”群体认同的背后究竟存在何种社会历史机制？ 有哪些主体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它们如何影响“屯堡人”身份的塑造、维持与变迁？

二、“屯堡人”的分类框架

泰弗尔（Ｈｅｎｒｉ Ｔａｊｆｅｌ）和特纳（Ｖｉｃｔｏｒ Ｔｕｒｎｅｒ）等人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创立了社会认

同理论，将社会认同视为一种认知过程，它涉及内在的比较和价值评价，主要存在社会

分类（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社会比较（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积极区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这三类机制。① ∗

其中，社会分类是一种将社会环境系统化和秩序化的手段，它

提供了一种定义个人在社会中位置的取向体系或分类框架。② ∗∗

这种分类框架不仅描述

了作为一个群体成员意味着什么，而且还规定了他们在给定的环境中应该表现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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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Ｔｕｒｎｅｒ Ｊ． 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Ｓｏｍ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５，ｎｏ． １，１９７５；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

发展》，《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

径》，《社会科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② Ｔａｊｆｅｌ Ｈ． ，Ｈｕｍａ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



样的态度、情绪和行为。① ∗

因而，在纷繁的社会范畴中，哪些分类框架决定了行动者的认

知和行为准则，成为一个重要问题。② ∗∗

不过，决定个人身份的分类框架并非唯一。 随着

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人们会选择和调用完全不同的社会范畴来定位自我。 这种随

环境或情境不断变化的分类框架，也存在于“屯堡人”的社会认同中。

早期“屯堡人”身份的出现，受益于相关学术研究的推进和国家对民族政策的落

实。 从 ２０ 世纪初鸟居龙藏的社会调查至今，“屯堡人”的认同始终在身份框架下进行。

在特定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分类框架，通过各种社会渠道被广泛传播给群体成

员。 ２０ 世纪初，鸟居龙藏和伊东忠太将“屯堡人”归类为“凤头鸡”“凤头苗”。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调查将“凤头鸡”归类为黔地军队后裔形成的

“汉裔民族”③ ∗∗∗

。 另外，周边族群又会将“屯堡人”称为“老汉人”。④ ∗∗∗∗

这些关于“屯堡人”

的不同称呼，本质上是将他们安排到了不同的分类范畴中，分类的变化指向了群体身

份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屯堡人”的分类框架，除了受民族识别政策或特定学术群体的影

响，还受到地方经济的推动。 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策指引下，“屯堡人”身份

与贵州省的文化产业建设，特别是文化旅游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 例如，安顺市的一

系列文化产业政策都在“屯堡文化”的主旨下展开：梳理屯堡历史、抢救屯堡民俗、复兴

屯堡文艺。 又如，天龙屯堡在其旅游业开发之初就建立了“屯堡文化资料收集小组”和

“旅游开发筹建组”，在开展屯堡调查的同时搜集、整理屯堡传统文化中富有特色的“老

物件”，并思考如何将这些资源转化到文化旅游的项目上。 换言之，天龙屯堡旅游开发

得以落实的关键就是论证天龙屯堡的文化独特性。 ２００２ 年，天龙屯堡加入贵州新旅游

联盟，主动融入贵州西部黄金旅游线，为了与同一旅游线路的黄果树、红枫湖、龙宫、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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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河峡谷区别开来，天龙屯堡有意寻访和组织了屯堡民间艺术游、天龙屯堡庙会游、地

戏面具展览、傩戏傩文化周等。① ∗

当然，天龙屯堡远非单独的个例。 在贵州省内，代表汉

族文化、中原文化的屯堡文化，已经成为当地文旅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

当然，除了外来政治、经济和学术力量的影响，屯堡所代表的身份标签或分类图

示也与本地人自身的历史经验联系在一起。 对本地人而言，“屯堡”所代表的分类框

架在农民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 例如，农民工年轻时跟随亲属、

同乡入城打工，年老时则倾向于回乡。 由于找工作的渠道和信息来源比较单一，“离

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往往依靠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工作机会。② ∗∗

此时，

“屯堡人”身份既是人们急于摆脱的贫穷标签，也是进入大城市的一种有效资源。 不

过，经济收入虽然有所提高，但初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并没有完成身份和认同的转变。

囿于社会保障机制、子女教育、劳动市场等方面的城乡区隔，农民工并没有实现大规

模的家户迁移，而是在耕作与务工、家乡小城镇和沿海务工城市之间不断往返。③ ∗∗∗

在

屯堡，除了少数在外经商的人，大多数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务工人员选择在中年返

乡。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城市生活中对个人技能的锻炼和个人视野的开阔，返乡农

民工常常在屯堡村寨内成为精英：其中有些人通过竞选的方式担任公职，有些则在

村寨的各类协会中作为骨干。 因此，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而言，“屯堡人”这一身份在

不同的生命周期具有不同的意涵：年轻时，屯堡是相对于发达城市的落后乡村；年老

时，屯堡则又变成相对于冰冷城市的温情乡土。

社会分类的形成及其内涵，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或个体情境。 当环境或情境允

许个人在某个维度上进行积极的自我评价时，个体就倾向于用相关的社会范畴来定义

自己。 因此，当传统的学术框架和民族识别政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文旅产业赋

予当地人全新的发展机遇，那么核心的分类框架就从“凤头鸡”“凤头苗”“汉裔移民集

·４７·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

∗∗

∗∗∗

　 　 ① 陈志永、李乐京、梁涛：《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贵州天龙

屯堡“四位一体”的乡村旅游模式为例》，《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
　 　 ②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
　 　 ③ 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

白美妃：《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基础设施、时空经验与县域城乡关系再认识》，《社会

学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团”“老汉民”等标签，逐渐转向了“屯堡人”。 同样地，在不同的个人境遇中，“屯堡人”

这一身份标签所对应的分类框架也具有不同的内涵。 年轻的本地人急于摆脱“屯堡

人”这一象征着经济落后的身份，前往大城市务工；年老时，在城市中无法得到认同的

务工人员选择回到家乡，成为“屯堡人”中的精英。

经由各种政治、经济、学术等社会力量的介入，屯堡认同渗透到区域开发、日常生

活和节庆仪式等各个方面，在许多不涉及官方身份的场合中，“屯堡人”已经超越了其

他身份标签，成为了当地最受认可的社会身份。 无论是在内部群体的聚会、村寨联合

聚会、家族祭祖仪式中，还是在接待外来人的调研、会议、旅游等活动中，“屯堡人”总是

被视为当地人的首要身份标签，被提及、重申、回忆与强调。 换言之，尽管“屯堡人”身

份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力量形塑的分类框架，但它已然成为当地人深植内心的一种自

我认同。

三、“屯堡人”的边界维持

在社会认同形成的过程中，分类框架的形成只是起点。 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还

因为它相对于外部群体，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相对于内部群体则分有共同的特征和命

运。 借助这种外部区别和内部一致，群体的边界得以维持。 这一情况，在“屯堡人”中

也广泛存在。 从群体内部来看，“屯堡人”存在相似的语言、习俗等特征，他们大多共享

与中原官话类似的“二铺话”，但却与周边方言相差较大，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方言

岛”。 又如，屯堡妇女不缠足，在服饰上保持安徽省凤阳县一带的独特风格。 同时，从

群际关系来看，明清以降，漫长的制度变革虽然推动了屯堡区域的人口流动和社会交

往的速率，“屯堡人”在与周边群体的交往中始终存在某种清晰的边界。

群内一致性，不仅是某种既定的事实，也依靠群体成员对共同传统的有意维持和

重塑。 今天，屯堡已经形成了普遍一致的历史叙事。 在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的背景

下，保持稳固的族群认同，是一项需要努力建设的群体事业。 为此，屯堡精英常常重视

族谱的修撰，试图通过文字传统来为过去的“屯堡人”和当下的“屯堡人”建立一种历

史连续性，屯堡的整体性由此得以强化。

不过，为了建构一种连续的历史性，这种族谱修撰往往存在诸多“涂抹”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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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尤其表现在族谱所撰的事迹特征上：故事框架雷同，近代事件偏少。 首先，对于屯堡

共同体而言，族谱修撰与其说是在重述历史，不如说是在制造对历史的集体记忆。 尽

管屯堡本身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变迁，各家族的经历也大有差异，但屯堡族谱中的集体

记忆大大淡化了社会变迁的痕迹，各个家族的故事在基本模式上也大致相似：南迁军

士家族在明代屡建功勋，而后重视子弟教育，希望族中能人辈出，以图忠君报国、反馈

乡梓。 其次，一般来说，族谱通常是着重描写近事而轻轻带过远事，因为时间距离现在

越近，细节越丰富。 但屯堡的族谱则表现出相反的特征，着重强调家族在明代的历史

起点，浓墨重彩地讲述遥远的家族故事。 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屯堡人”与周围

族群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近代事件的描绘无法凸显出屯堡的“异”，反而会彰显出它们

与周围族群的“同”。 因此，侧重古代而忽略近代事件的修撰方式，实际上是为了凸显

自身与周边族群的“异”，重申屯堡的起源与边界。

可见，“屯堡人”并不只是被动接受外部力量所赋予的分类框架，他们也会适时地

调整自身所处的分类关系，这背后暗含了更为微妙的身份策略。 例如，在族谱和村落

历史的撰述中串联起“调北征南”的历史与当代民族识别的结论，又比如将传统节庆、

游行等文化景观与地方政府的文旅发展政策结合起来，展现出一个日益混融的屯堡共

同体。

当然，除了强化内部一致性，与其他族群的族际差异也是维持边界的关键。 内群

体的“共同”感知常常来自于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区分。 由于屯堡军士家族与原居民之

间因土地占用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使得屯堡地区的人在通婚上更倾向于内部通婚。 如

今，屯堡在方言、民间信仰、传统服饰、文艺活动等方面都与周边族群之间存在显著的

差异，这既与明初人口迁移相关，也是“屯堡人”始终与周边族群保持距离的结果。

不过，群际之间的边界并不总是那么清晰，屯堡区域的人群与周边族群始终都存

在密切的往来。 明清以降，“屯堡人”往往与周边族群在同一商贸集散区域内活动，这

种经济关系延续至今，例如大西桥镇这样的商贸流转中心，其所覆盖的人群范围也超

越了单一族群的界限。 又如，周边村寨的村民也经常参加屯堡的各项传统仪式活动。

屯堡的基层政府部门、村支两委等回流精英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 在贵州省的经济发

展规划当中，政府的文旅发展策略虽然同意屯堡区域和周边地域是各具特色的旅游景

点，但在实际规划中往往要求它们提供的文化产品形成一种互补性的关系。
·６７·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可以看到，“屯堡人”与周围族群的边界并非各种冲突和矛盾的自然结果，其中也

夹杂着各种有意的文化策略。 本质上，“屯堡人”强化边界是为了获得内群的独特性，

是为了拣选出屯堡的特异性、建构“新屯堡”的一部分，而这种尝试本身又与经济战略

和区域开发紧密相关。 在经济理性、历史交往与社会认同的混杂作用下，屯堡与周边

族群的差异并没有导向群际关系的紧张，而是成为了整个贵州省各个文化特色区域分

工合作进行区域文化建设与经济开发的一部分。

四、“屯堡人”的内群区分

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根本假设是自尊假设，个体在社会中寻求自我，总是努力寻

求积极的群际区分和社会认同。 个体可能通过重新界定比较维度来寻求积极的社会

认同，也可通过与外群体进行竞争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或者离开当前地位较低的群

体。① ∗

这些策略的选择取决于一系列情况，包括对群体之间界限可渗透程度的感知，对

地位差异稳定性和合法性的感知。 简而言之，内群体之间的进一步区分，能够明确呈

现群体成员寻求自尊和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 在屯堡的寻根和祭祖活动中，我们可以

观察到这种行为特征和基本逻辑。 下文将以安顺屯堡鲍氏家族的跨省寻根“省亲”活

动，予以说明。

２０００ 年，山东省济南市鲍氏家族的核心成员牵头建立了鲍氏家族史研究会，当年

清明节全国鲍氏家族聚集在山东省济南市鲍家小山，尊奉共同的始祖鲍叔牙。 ２００５

年，全国鲍氏宗亲代表 ４０ 人来鲍家屯参观，屯堡鲍氏将之称为“省亲”。 在寻根活动

中，原本的陌生人因为对历史的构造和记忆而被赋予了“血脉”的含义，对于屯堡村寨

来说，参与全国范围内的鲍氏活动，无疑是“宗亲”范围的大大拓展，“血缘”在共同追

溯、连接和互证记忆中被制造出来。

在这一全国鲍氏家族中，也存在更为亲密的屯堡联盟。 ２０００ 年，西南地区的鲍氏

梳理、交流了分支家族的历史，发现了两支有着类似的历史。 大理鲍氏将先祖追溯至

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 年）安徽省六安市的军士家族，而安顺鲍氏则将先祖追溯至洪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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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１３８２ 年）安徽省歙县南迁的军士家族。 同为“调北征南”的军士后裔，大理鲍氏

和安顺鲍氏在聚会后一直保持密切交往。

同时，鲍氏宗亲内部也存在各种张力，非“军士后裔”的群体之间有时会形成隐隐

的比较，次群体会通过反复勾勒群体边界进行积极区分。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安顺鲍氏家族

３９ 人组成“贵州鲍氏寻根团”到安徽省歙县棠樾村祭祖，这场祭祖活动实现了与棠樾

村现存鲍氏宗亲的联络，双方想象中“宗亲”的地理范围都大大拓展，补充了诸多历史

细节，实现了双方对自身历史记忆的互相证明，使得许多原本来自于传说的久远记忆

在互相讲述、补充、实地探访中成为被接受的历史事实。 不过，在分享共同起源的同

时，安顺“屯堡人”和同姓族亲在宗族活动组织、宗族能力构建等方面形成了颇具张力

的关系，促使“屯堡人”更加认同自己的群体，突出自身屯堡的特殊性以区别于安徽

鲍氏。

为强化内群中的区分，“屯堡人”有时会在祭祖活动中进一步凸显内群的特殊性。

如 ２０１７ 年清明节，屯堡鲍氏数千人齐聚鲍家屯，为始祖鲍公福宝扫墓。 这类屯堡村寨

的宗族构建活动不局限于某一屯堡村寨的范围中，多个村寨乃至跨越省份边界的由

“血缘”联络在一起的同姓人群规律性地、有组织地参与到宗族的构造过程中。 在一场

典型的鲍家屯清明扫墓祭祖活动中，除了各家拜祭自家的直系先祖外，鲍氏族人还会

共同拜祭始迁祖考福宝公、七世祖考国臣（葵南）公、十一世祖考大千公（俗称带子老祖

公）。 这三位祖先被鲍氏族人认为是祖先中的先贤代表。 每年的祭祖活动，以老年协

会为核心的小组都要书写数篇文稿，包括为先祖重新书写祭祖祝文、祭祖活动记录、所

思所感的散文等。

无论是强化宗族内部的“军裔联盟”或“屯堡网络”，还是排斥其他宗族分支的非

屯堡成员，屯堡精英显然通过在各种维度上建立比较、区分内群，将先祖的碑文、口传

的记忆等碎片进行了有焦点（ｆｏｃｕｓ）的重组和创造，最终在祭文这类民间文献中呈现出

一个充满了屯堡地区文化特色和带有强烈连续性的群体记忆。 透过与大理鲍氏的合

作，安顺鲍氏得以进一步强化自身“军士后裔”的屯堡特质，同时通过与安徽鲍氏的区

分，安顺鲍氏也得以凸显其“屯堡人”身份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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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与讨论

当代社会认同理论已经意识到，认同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知识，分析这一知识

的产生和变化过程，不能脱离对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讨论。① ∗

框定不同群体之间关系

的知识图示或分类框架，都是在特定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然后经由各种渠道被

广泛传播给群体成员。 “屯堡人”就是这样一种关涉社会历史语境的特定认同资源，可

以说，“屯堡人”从来不是一个给定的单一身份，它所指向的族群内涵与分类框架在历

史过程中不断流变。 从鸟居龙藏眼中的“凤头鸡”到民族识别中的“老汉人”，再到今

天的“屯堡人”，不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力量为这一族群身份赋予了不同的内涵。 但

是“屯堡人”自身也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切身份标签，他们也会因应自身的情感、境

遇与记忆，不断调整和改写这些族群身份所具有的内涵。 因此，它所包含的内群相似

和群际差异既受到客观的社会力量影响，也与个人或群体的主观归属和文化策略密切

相关。

作为一种分类框架，“屯堡人”的身份标签只有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下

才有意义。 鸟居龙藏、伊东忠太等外籍专家的“凤头鸡”和国家民族识别政策下的“老

汉人”，显然指向不同的族群特质。 他们本质上是将“屯堡人”安排到了不同的社会范

畴中。 同时，个人境遇也影响着“屯堡人”的自我认知。 摆脱了传统的农商兼备、城市

务工，贵州文旅产业为“屯堡人”所赋予的传统意涵催生了当地人“离土不离乡”的现

代生计方式。 早年象征着贫穷落后的身份标签，在晚年回流乡村时变成了温情包容的

乡土符号。 新的分类方式不仅能恢复屯堡的明清景观，还能恢复屯堡作为一个同质性

社区所具有的凝聚力。

“屯堡人”这一分类知识的诞生，依赖于族群边界的维持。 在屯堡认同形成过程

中，外部环境所形塑的分类图示，需要各种内群相似性和群际差异性来维持，群体不断

延续、重塑这些异同的文化策略，也是维持这一群体边界的过程。 例如，“屯堡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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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相似的故事框架来编撰族谱，有意涂抹宗族历史中的近代事迹，凸显遥远的共同

历史。 除了这些强化内群相似性的文化策略，“屯堡人”的内部认同也来自于和其他群

体之间的区分。 在与周边族群充满对抗性和联盟性的复杂比较过程中，“屯堡人”不断

廓清自身与周围族群的模糊边界，重新界定了自己的记忆、历史与身份。

“屯堡人”认同，也离不开持续的内群区分。 “屯堡人”在与同姓族亲群体的交往

和比较过程中，出于群体成员自尊的需求，实际上在宗族分支构建方面形成了某种竞

争性的关系，促使“屯堡人”加强了对于屯堡特殊文化的建构力度，这种积极而成功的

区分有助于“屯堡人”的社会认同的形成。 通过祭祖这类大规模的仪式活动，地方精英

对于内群团结的观念得到了自我强化并被传递给群体成员，最终将民众组织起来，形

成了一套规律的、重复的认同机制。

总体来说，关于“屯堡人”的社会认同既受到客观的社会力量影响，也与个人或群

体的主观归属和文化策略密切相关。 如今，屯堡的凤头鞋、梅花管簪、蓝色长衫不再是

屯堡传统农业文明的遗存，在工业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这些传统元素曾一度被视为

不合时宜。 但如今，它们已转变为先进经济的范型。 在打工经济处于劣势的背景下，

“屯堡人”退回到屯堡来实现自我认知和生计方式的重建。 政府对经济转型、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及“文化边疆”的理解与政策为“屯堡人”的复兴提供思想资源和社会基础，

随着屯堡的生计方式从农商兼备、农工商兼备向文化旅游转变，对屯堡的建构也有了

稳定的方向。 在国家机器的制度化努力下，各种资源被重新调动起来建立象征体系，

强化和拓展了屯堡性的表述和现实，“屯堡人”在维系群体边界、进行积极区分、形塑内

群认同的同时，寻觅着现代社会中屯堡的未来。

〔责任编辑：张　 莹　 张书炜〕

〔责任校对：罗兴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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